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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寇侵占登封
1944 年 春 ， 日 寇 进 攻 豫

西，国民党 40 万军队，不战而
溃。日寇很快侵占了登封县城。

当时，国民党溃军同日本
人一样，奸淫妇女，抢劫民财。
群众既受日本人的杀害，又遭国民
党溃军的蹂躏，在无法活下去的情
况下，纷纷进行两方面的斗争：一
方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烧杀奸淫，
一方面反对国民党溃军残害抢掠。
登封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在这混乱之中，地方上的
官绅却纷纷打起自卫保护的旗
号，拉起武装各据一方。城南、
城东就有很多股势力。在箕山周
围有梁敏之、孙长海、秦子高、
徐子洪；在荟萃山边有张老六、
杨洪军等等，都把保甲的枪支，
群众收缴国民党溃军的枪支，控
制在他们手中。

这时，朱思端、徐廷俊、
唐丙乾和我都在马峪川杨树林、
南瓦山。我们在一起研究了在这
兵荒马乱之中，怎样进行宣传党
的政策、开展活动的问题。我们
认为：日本侵占豫西山区，我们

“八路军”一定会打过黄河来

的。登封山区是开展游击战争
的好地方，我们要千方百计地
去掌握武装，迎接“八路军”
的到来。

为 了 统 一 认 识 、 统 一 行
动，朱思端和我专程去白坪。那
时一片混乱，群众对国民党散兵
恨之入骨，见了就打死扔进废煤
窑井里。在马峪川杨树林上边，
有一群农村青年，把我们二人当
成“十三军”的散兵，要加以杀
害，幸好有人是我村的亲戚，才
幸免死祸。我们就是这样到白坪
找到李鹤林同志，又同他一路去
二岚沟找到陈天佑。大家认识一
致，决定分头活动，联系地下党
的同志，统一行动进行工作，宣
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利用
一切社会关系，去争取掌握武
装。

我家南烟庄是秦子高的势
力范围。我和秦子高的关系较
好，我是高师学生，在登封的青
年学生中有一定的影响，他想利
用我为他拉拢知识青年，扩大他
的势力。我也就利用这点和他来
往，对他做争取工作。秦子高向
我表示，他要坚决抗日。

上庙庄大都姓徐，离我家 5
公里，徐姓的有很多学生是同
学，和我的关系较好，我就凭这
个关系去庙庄，先是找同学宣传
抗日，然后通过同学找到徐子
洪。我说，您在咱县是很有威望
的，大家都希望您能出来带领我
们抗击日寇，救国保家。他摆出

“长者”的架子说：抗日谈何容
易，汤恩伯都被打垮了，你们这
些年轻人，就能打走日本人?我
说，您是看得很清楚的，登封县
驻了汤恩伯的第十三军，日本人
还没有到，他们就开始奸淫抢
掠，不战而溃了。日本人不是打
不倒，而是他们根本不打日本
人。现在登封城驻的不过几百个
日本兵，只要全县人民群众都起
来，团结抗日，是可以打败日本
鬼子的。他说，你们年轻人不知
利害，乱闯是要惹祸的。徐子洪
是徐姓的权威，姓徐的一些青年
学生，不敢和他争论。不过，这
次总算摸清了徐子洪的政治态
度。

接着，我去王村，找到张
老 六 。 张 当 时 拉 起 了 50 多 条
枪，还有从国民党溃军手里搞到

的 1挺轻机枪，队伍驻在王村完
全小学。张老六的老婆和我母亲
同父异母，我和张有这点亲戚关
系，还有汲师的同学王杰士也在
这个队伍里。我就试探性地说，
你们在国难当头，拉起队伍是为
了抗日救国保卫乡土的吗?他
说，我这是自卫队，是保卫家
乡。我说，日本人占了县城和交

通线，他们要到王村来抢粮杀人
呢?他说，日本人要来祸害人，
我们当然要自卫。我说，日本人
打进我们中国，不是来做菩萨，
是要灭亡我们中国，是要消灭我
们中华民族，他们绝不会允许你
们保卫这一小片乡土。

由于亲戚的关系，我们谈
得很随便。他说，你还年轻，你
们这些学生还没走进社会，还没
有处世经验。他这次给我讲了一
个很可笑的论据。他说，你们学
生戴的徽章，都是三角形的，有
三个尖头，就只会乱碰乱顶，你
看政府机关的官员，戴的徽章都
是圆的，办事就比较圆滑，到处
落好不得罪人。我听了不禁大笑
说，怪不得现在政府当官的，日
本人打到了面前，有的逃跑，有
的投降当了汉奸。

张老六这支队伍，是想以
自卫保家的名义，保卫他们张家
的势力。皮定均支队来后，这支
队伍被争取过来，改编为我县独
立团第八中队。

就在我们分头活动、了解
情况争取掌握武装的时候，郭渊
博、李纯如二同志从西安集中营

逃了回来。他们到家第二天就来
找我。我看到他们高兴万分，像
见到亲人一样。他们被捕时，登
封县还有很多地下党员，他们被
捕之后，一个也没有出现问题。
我们这些党员，特别是箕山周围
地区的党员的情况，他们都知道
得很清楚，这些同志能安全地保
存下来，就证明了他们对党的忠
诚。他们一回来，我们就亲密地
团结在一起。

我把他们被捕之后一年多
的情况，特别是日本侵占登封以
后，我们地下党员的活动情况，
无保留地都给他们讲了。他们对
我们的活动也表示赞同。于是，
我同他们二人一道去北冶上村找
到朱思端同志。在朱思端同志
家，我们对秦子高、梁敏之、孙
长海、徐子洪、张老六的情况分
析后，一致认为秦子高正在扩大
队伍的机会可以利用，我们可以
打进去，争取掌握武装力量。

登封沦陷后，国民党县长
崔棠，跑到白梨坪小洪寨沟，给
秦子高委任个大队长。秦正在扩
大队伍，由于我和秦子高的关系较
好，由我推荐，秦容易接受。

我到水峪村找到秦子高，
我说，我给你推荐几位能干的人
到自卫大队部，他们还可以带些
人来，他很高兴地问我都是谁。
我说，郭渊博、李纯如、郭子亮
等。他说，这几位我都认识，都
是能干的人，但郭渊博、李纯如
住过集中营怕影响不好。我说，
怕什么，你还不是也住过集中
营?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可
以。就这样，秦子高是大队长，
郭渊博是大队副，李纯如是中队
长，郭子亮是文书，我是军需，
郭山才、王海松、张治中是传令
兵。秦子高的大队部就成了我们
活动的基地。

2.来了八路军
仲秋的一个傍晚，听到八路

军过了黄河，到了偃师、伊川一带
的消息，大家都兴奋地低声谈论
着。这时，刘庄的地下党员郭小才
同志忽然来找我。他从夹衣里取
出一个纸卷，上面写着：“速到刘
庄，有要事相议。”这是郭渊博同
志的字迹。刘庄是登封县城东南
箕山北麓的一个小山村。
我和郭小才同志翻山越
岭，很快赶到了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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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军旅歌唱家马玉涛有首著名
的歌曲《马儿呀，你慢些走》，因为“我要把这迷人
的景色看个够”，马儿走得快，我的眼睛不够用。

如今我总是感到，人在这个时代的脚步有
点儿慢，总是跟不上科技的发展。那些尖端的
技术就不必说了，我们不仅不懂，也不会使用，
更不会享用。比如智能机器人、宇宙飞船、人造
风洞，是啥原理我都说不清，甚至还有无数的科
学技术成果早都应用了，可我却从没听说过。

单说那些与生命息息相关、与生活密切关
联的一些天天使用的技术成果，我们虽然掌握
了使用、维护它的技术和方法，但却因为人的自
身素质与责任心不强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就
说我们天天使用的电梯吧，发明它是个难事，可
使用它、维护它就不是个复杂的高科技了。一
个农民工经过三个月的技术培训就完全可以维
护电梯的正常运转。可我们的电梯事故率几乎
成了世界之最，没听说哪个国家三天两头发生
电梯“咬人”事故的。据业内人士讲，电梯事故
都不是电梯的质量问题，就像车祸，都不是汽车
惹的祸，而是“人祸”，人嫁祸于车了。在中国电
梯市场的份额中，国产电梯仅占三成，七成均为

国外或外资知名品牌，任何一部电梯在设计上都
把极端的问题考虑到了。电梯频频发生事故，完
全是维修人员没有按照技术要求管理，没有定期
维护、按时检查。电梯啥时候不运转了才去维
修，维修人员是凭感觉在维护电梯，凡是出事故
的电梯，百分之百都是带着故障在运转的。

航空业有个著名的法则是以德国人帕布
斯·海恩命名的，这是一个关于飞行安全的法
则。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
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
起事故隐患。海恩法则告诉我们的哲理是：对
隐患、苗头、征兆的忽略，是导致意想不到的安
全事故发生的罪魁祸首。法则强调两点：一、事
故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二、再好的技术，
再完美的规章，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无法取代人
自身的素质和责任心。

如今我们面临的现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如百米决赛，而人的素质是马拉松式的慢跑。
管理企业的方法是大头儿管小头儿，小头儿再
雇些临时工，甚至是采用管家与仆人的方式，完
全是人对人的管理，不是制度对人的管理，人就
是制定了制度，也不会完全按制度办，只要大致

过得去，大头儿不会找小头儿的麻烦，小头儿也
不会按章办事，属下臣服了管理者的管理，活干
多干少，干得好坏是第二位的事情。维护电梯
的只要经常给他的领导拍拍马屁，一年少维修
几次，领导是不会在意的。就像那些开汽车的
人，如果没有强制的年检、年审制度，除了换机
油谁专门去维修保养过？

我们的文化观念决定着我们对制度的态
度，我们的素质左右着我们工作的方式。马路
上的红绿灯规则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可在咱们
这儿就有了“中国式过马路”，有警察的时候按
规矩来，没警察的时候，由着性子来了。

出了事故责任不清，没违规的也要承担责
任。模糊、差不多、大体上可以、过得去，在混沌
的状态下不出大事就可以继续的状态是我们的
处事原则。

这样的文化与价值观在农耕时代，在没有
具体独立人格与责任人的体制下也无碍大事，
但是面对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发展安全事故势必
频发，这足以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到了一个特定
的阶段，那就是人的素质提升太慢了，跟不上时
代的脚步了，人啊！你快些走吧。

开饭店的麻老群苦苦打拼，终于在城里买
了房子安了家，他逢人便说终于脱离了黄土
地，成了城里人，再也不跟土坷垃打交道了。他
打算再过几年让儿子继承父业接管他的饭店
做老板。可是儿子麻小群高中毕业后，郑重向
他宣布，要回老家去种地。

人向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如今村里的年
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创业，你咋就稀泥糊不上墙
呢？祖祖辈辈土里刨食，好不容易进城了，你却
往农村跑，我看你是脑袋被门框夹扁了。麻老
群呵斥儿子。

麻小群说，猪向前拱，鸡向后刨，这就叫衣
扣上面拴屎壳郎，各有所好。

麻老群手指麻小群，浑身发抖，在屋里转
了一个圈，又转了一个圈，给儿子撂下一句话
说，你回老家种地，陆小丽也得跟你吹。

吹就吹，不是一条道上的，捆绑不是夫妻。
麻小群也撂下一句话。

村里的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在建筑工地
上干一个月，工钱能抵得上二亩地一年的收入。村
街上只有几个老人、妇女和孩子。麻小群打开老家
大门生锈的锁，扫去屋里的尘土，就去找村干部。

村干部说，村里的土地撂荒了，正要流转
呢，你挨家挨户找他们签合同吧，租金好说。

先租下 100 亩地，麻小群种了 20 亩葡萄，
30亩向日葵，50亩玉米。人手不够就到邻村雇
人，每人一天 50块钱，来了一帮子留守妇女。

麻小群的手机响了，是陆小丽打来的。陆
小丽说，麻小群你烦不烦人啊？我真的怀疑你
哪根神经出了问题。

麻小群嘿嘿笑说，陆小丽，再干几年，我要
在向日葵田里和你举行婚礼。

做你的美梦吧！我告诉你，你种地，就没
门。陆小丽说完就把电话撂了。

葡萄苗绿茵茵的，爬上了架，玉米叶子在
风中摇曳，向日葵金黄的流苏格外喜人。可是
天旱无雨，麻小群忙着找人浇地抗旱，葡萄苗
又生了病。

麻小群正愁眉苦脸，天空乌云翻滚，大雨
倾盆。麻小群高兴了，心想不用浇地了。

可是大雨下起来没完没了，一连几日，田
里积了水，叶子开始枯黄发蔫儿。

麻小群不吃不喝，在屋里睡了三天。有人
敲门，他也懒得开。一只软乎乎的小手摸他的
额头，他才睁开眼睛，看到的是陆小丽的笑脸。

你咋来了？
我咋不能来？麻小群，你就这样一蹶不振

了，你还是麻小群吗？

我想打扫战场，继续干下去。人生就像爬
坡，遇到坎儿，顶住就过去了，退缩就永远别
想过去。说到这里，麻小群顿了一下，像是忽
然想起什么，说，陆小丽，咱俩不是吹了吗？

去你的！陆小丽在麻小群的肩上拧了一
下说，你真狠心，一连几个月不跟我打电话。

正说着，一声汽车喇叭响，接着一声咳
嗽，麻老群推门进来了。麻老群说，麻小群，这
场大雨没把你淹死吧。

麻小群说，种白菜、种红薯还来得及，腾了
茬还不影响种冬小麦。这点风雨算个啥，风雨
过后是彩虹，明年我还要建个养猪场呢，让村
里的年轻人都回来给我打工。家里有活干，能
挣钱，谁还会丢下孩子老婆去外地打工啊。

麻老群说，你的想法倒是不错，可是捉麻
雀还得要一把秕谷呢，你有本钱吗？

借呗。麻小群无奈地笑笑。
谁肯借钱给你啊！麻老群说，儿子，老子没

现金，把车卖掉给你投资。
爹。麻小群鼻子一酸，哭了。
陆小丽说，别卖车，我这里有几万块钱呢，先用着。
麻小群说，那真是太好了，等我有了钱就还你。
还什么还？人都是你的了，还在乎那几万块钱？

陆小丽说这话的时候，又在麻小群的肩上拧了一下。

每年中秋节前，全国各地的店
铺里都会摆上很多造型可爱、色彩
鲜艳的兔儿爷。人们把月宫里的玉
兔艺术化、人格化，乃至神化后，用
泥巴塑造成各种不同样式的兔儿
爷，后来逐渐演变成儿童玩具，并派
生出大量与兔儿爷有关的歇后语。

兔子的眼睛是红色的，兔儿爷又
是以传说中嫦娥仙子的玉兔为原型
创造的，根据这一特性，就有了“兔儿
爷的眼睛——红人（仁）儿”这一既包
含常识又妙趣横生的歇后语。

做兔儿爷的原料是泥巴，在民
间就流传有“兔儿爷洗澡——瘫
啦”“兔儿爷掏耳朵——崴泥”“兔儿
爷打架——散摊子”“隔年的兔儿爷
——老陈人儿”等歇后语。做泥塑
的匠人为了节省原料和减轻兔儿爷
的重量，就用胚子将其做成空心的，
由此就衍生出了“兔儿爷拍胸口
——没心没肺”的歇后语。后来，为
了方便儿童玩耍，索性连泥塑的底
儿也省去了，所以说“兔儿爷翻个儿
——露个窟窿。”

兔儿爷的制作分两部分完成。
泥塑兔儿爷成型后并没有耳朵，不
过，在耳朵处留有小孔。它的耳朵
单独制成，中间夹有铁丝，两部分都
做成后，将带有铁丝的耳朵插在泥
塑小孔中即可，于是就派生出“兔儿
爷折跟头——窝了犄角”的歇后语。

“兔儿爷扛旗——单挑”，说的
是背插靠旗造型的兔儿爷。就兔儿
爷的造型而言，有坐象（象与祥同
音，寓意吉祥如意）的，骑虎（虎为百
兽之王，寓意事业兴盛）的，骑鹿或
葫芦（鹿、葫芦与福禄谐音，象征福
禄双全）的，骑麒麟（出自麒麟吐书，
象征学识广博）的，各式各样的造型
不胜枚举。

此 外 ，还 有“ 兔 儿 爷 满 山 跑
——还是回老窝”“兔儿爷带胡子
——冒充老人儿”，等等，生动活泼
的歇后语因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而妙趣横生，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
一种文字游戏。

母亲是一位极为普通的妇女，没有啥文化，但她有一
手做西瓜豆酱的好手艺，让儿时的我们颇感自豪。家里
母亲最珍爱的东西，要数那几个大花瓷盆了，搬了几次
家，母亲总舍不得把它们撇下。我知道，也正是这几件粗
糙的瓷器晒出的西瓜酱，伴随着我们度过了拮据的岁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母都在一个国有农场工作，就
靠每个月几十元的微薄收入，维持着全家七口人的生
活。在每年西瓜成熟时节，母亲就会把黄豆煮熟捂好，用
瓷盆将西瓜和黄豆搅拌在一起，加上以食盐为主的调料，
拌均匀后用细纱布封住盆口，放到太阳充足的地方开始
暴晒，每天搅拌几次，个把月时间几盆西瓜酱就晒成了。
待到青黄不接的蔬菜淡季，母亲就把西瓜酱舀出两勺，用
油爆炒葱花，添点水和匀放入青红辣椒，在锅中翻炒一
下，炒熟的西瓜酱更加鲜美可口，使我们饭量大增。母亲
的西瓜酱做得好，且做得多，每当西瓜酱做好时，她总会
从酱坛中盛些，送给左邻右舍。时不时地，还有人请她
去传授技艺，由此母亲还赢得了“晒酱王”的美誉。

母亲说，做西瓜酱说容易也不易，尤其是费功夫。西
瓜要完全熟，沙田薄皮西瓜最佳，黄豆无霉烂变质，颗粒
饱满。这精挑细选出的黄豆要加工煮熟，火候适宜才能
保证黄豆煮得熟而不烂，然后捞出控水拌面，上下簸动使
每个豆粒均匀滚上白面。接着是捂豆，这个环节更为关
键，选择捂豆的地方应温暖而不透风，上盖下铺的东西也
很有讲究，不然豆子不发酵长不出黏黏的连丝，更不会有
褐黄色的菌毛。捂好的豆子还需搓掉豆面上的绒毛，簸
去杂质，这既脏又累，干下来母亲总被荡得面目全非。

晒西瓜酱是一个技艺活，也是让母亲操心的事。按
比例将西瓜、豆和作料放入盆内搅拌均匀，放在平房上
或开阔的地方让太阳照晒。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做酱豆
从来没有失过手。刚晒的前几天非常重要，母亲总是选
好晴朗天气，备好一切所需物件，抓住有利时机赶快下
好晒上，以免刚晒上的前几天没有太阳暴晒出现变质。
每天放在外面晒，晚上也不收起，这样日晒夜露，盆里的
酱逐渐变成褐红色，越来越稠；露水是夜间遇冷凝结的
小水珠，有了露水的润泽，酿出的西瓜酱色泽很是鲜
艳。伏天雷阵雨较多，母亲一看天色暗下来，便赶紧往
家里赶，急忙把酱盆搬进屋或遮盖住，唯恐遭到雨淋。

那些年，母亲晒的西瓜酱就是我家餐桌上的美味佳
肴。吃着热馒头蘸着西瓜酱，酱香伴着豆香扑鼻而来，满
嘴生香。后来，我和姐姐上学住校，每逢星期天回家返校
时，母亲总会为我们装上满满两瓶西瓜酱，让带到学校去
吃。在那豆香扑鼻的酱液中，不仅有咸香适口的美味，有
我永远也嚼不尽的滋味，更有母亲伏天忙碌的身影和勤
俭持家的品行，以及她为全家吃穿操劳的浓浓亲情……

现在母亲已是80多岁高龄的人了，每年仍晒着西瓜
酱，只是在我们不让她晒的强烈要求下，晒得特别少而
已。她还嘱咐我爱人和家里姊妹：“以后我年龄大了，你
们也学学晒瓜豆酱，吃起来也方便。”这两年她们虽学着
做些，但还是达不到我母亲晒的质量那样好。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西瓜酱虽已不是物质匮乏年
代家里餐桌上的主导菜肴了，可它承载的一个时代的记
忆却是抹不掉、回味无穷的。今天的我越来越感到，是
不起眼的西瓜酱陪伴我家度过了那个年代。由此，我也
终于理解了晒西瓜酱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并接纳了它
——那坛中存放着的不仅仅是平平常常的西瓜酱，而且
还浸泡着母亲的勤劳、俭朴、善良和智慧。

本书由《焦点不太准》《卡帕之路》两部分组成。
《焦点不太准》是卡帕的二战回忆录，再现了他随盟

军出生入死，转战大西洋、北非、欧洲的历程，文字幽默、
痛快，收入卡帕二战中所拍照片百余幅。

《卡帕之路》记录了卡帕四海为家的一生，精选了他
在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印度支
那战争等各个时期的摄影作品百余幅。

《焦点不太准》写就于一九四七年。卡帕大概得了些
“老爸”海明威的真传，有很强的讲故事能力。这本回忆录
就颇用了些小说家的笔法，不必全当成“实录”来看。

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13—1954），原名安德
雷·弗里德曼，匈牙利人，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
之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么是因为你离战场不够
近。”他在西班牙内战和二次世界大战中拍摄的很多照
片已经成为摄影史上的永恒经典。

日晒夜露酱飘香
吴建国

《焦点不太准》
李汶璟

麻小群种田
赵明宇

人啊！你快些走
阮 直

空山新雨后（书法） 马青山

川江瀑水绕清岚（国画） 何常灵

笔随随 天下美食美食

宅院可人意，葱茏花卉芳。

枝藤墙外绿，硕果园中香。

丽鸟翠间啭，池鱼云上翔。

媪翁楼角处，健身笑声扬。

期 望
暮岁怀期望，一诗传四方。

今朝虽盛世，勿忘倭“三光”。

抗日千英烈，忠魂万古芳。

长城修筑固，何惧有豺狼。

宅院（外一首）

申庆榜

嵩岳嵩岳
烽火烽火
王登崑王登崑


